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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蘑菇的人
■ 禅香雪

桦林公园，六七个妇女提着各
式各样的袋子，手拿一根指头粗的
木棍，时不时弯腰翻开树根上覆盖
的黄叶，似乎在寻找什么。没有找
到，摇摇头又提起袋子拿着木棍，走
向下一棵树的树根。

这几天阿勒泰地区雨雪交加，
气温降到 0℃以下。今日放晴，阳
光像被洗过一样，照在被雪水洗
过的桦树林子里，闪着金子般纯
净 的 光 芒 。 天 空 比 以 往 更 加 湛
蓝，云朵比以往更加纯白。一阵
风吹过，悬在枝头的黄叶、绿叶、
半 黄 半 绿 的 叶 子 抖 得 哗 啦 啦 地
响。有些叶子激动地攀着秋风打
秋千，摇着晃着便落进克兰河，顺
着水流飘向远方。

游人大多穿着厚厚的羽绒服行
走在公园的木栈道上。只有小伙子
大姑娘穿着毛呢或者带有绒胆的冲
锋衣，钻进还没有落光叶子的桦树
林里拍照。他们沉醉在哗哗响的林
风中，不恋归路。

我顺着木栈道往前跑，阳光跟
着我跑，蓝天跟着我跑，白云跟着我
跑。我怎么跑都跑不出它们的跟
踪。只要抬头看上去，那抹阳光就
在眼前，那片蓝天就在头顶，那团白
云就在树梢。尤其是枯死的桦林树
梢，白云就更加清晰，连边上飘动的
絮丝都看得一目了然。

跑着跑着，我就发现一个妇女
提着袋子拿着短木棍走在木栈道
上。木棍有50厘米长，不像是拐杖。
她们拿着干什么呢？有个妇女走到
一棵枯根旁，走下木栈道，蹲下来，
用木棍翻开堆积的黄叶，一朵蘑菇
露出来，她惊喜地用手去摘，摘下来
打开袋子放进去。我这才知道，她
们拿着木棍是在桦林里找蘑菇，摘
蘑菇。

这桦林是野生林，年年都有新
生的，年年都有枯死的。枯死的树
上会长蘑菇。这桦木上长出的蘑
菇，汲取了桦木残留的养分，味道应
该比其他树木上长出的蘑菇更鲜
美，更有营养吧。要不然怎么会有
这么多人出来采蘑菇呢？

那天下大雨，我们一家人走进
桦林，转了两个多小时，也没发现蘑
菇。返回时，有个中年男子从我们
身旁经过，一只手打着伞，一只手里
捧着一大团蘑菇。蘑菇跟着他走路
的节奏一上一下，晃晃悠悠，像枯木
开出的花，充满生命力。

我紧走几步，跟着他，仔细看
他手里的蘑菇。有大大的瓣，厚实
且纹路细密，像扇子；有还没长开
来的小蘑菇，肥嘟嘟的，贴着蘑菇
根，一闪一闪，像婴儿张开的小嘴
在呼吸。

这蘑菇，浸透了秋雨，沉甸甸的。
男子就那样捧在掌心里，舍不得扔
掉。他走得很快，我需要小跑才能跟
得上。跟了100米远，我直喘气，便放
缓了脚步，往路边的树上瞅。我也想
发现那样一大团蘑菇。

下了几天雨，飘了几天雪，这蘑
菇该长出来一林子吧。这些妇女每
个人的袋子都鼓鼓囊囊的，装满了
蘑菇。只可惜，我跑进来时，既没有
带手提袋，也没有拿小刀，摘到蘑菇
也没地方装。

望着妇女翻动桦树叶子的身
影，我满心羡慕。那些金黄的叶子，
被木棍翻起来，又被一阵大风吹走
了，飘到另一棵白色的树根下。不
知那棵树根下，是否藏着一簇簇雪
后新长出来的蘑菇？

转眼间，秋天已经变成了一串
串的故事，冬天的到来把时节变成
了一道道诱人的风景。到处都是
落叶，让人感受到了一种大自然轮
回的亲切。冬天的到来，也预示着
春天到来的一种承诺。就在前几
天，宝鸡有文友说要从西府来，我
规划好要去的地方，要让文友能亲
身感受到东府文化底蕴的丰厚和
内涵。

秦东渭南，是一座充满历史韵
味的城市，宛如一部厚重的史书，
每一页都写满了岁月的故事。我
们选择了具有华夏文明历史的西
岳庙、潼关古城、蒲城的诸多纪念
馆、清代考院以及韩城的司马迁
祠，亲身体验了一场穿越时空的文
化之旅。

西岳庙，这座祭祀西岳华山神
的庙宇，素有“陕西故宫”之称。庙

内有着历史年轮的松柏,在初冬的
寒风中依然挺拔，枝头的叶子虽已
泛黄，但却透着一种坚韧的美。它
们像是忠诚的卫士，守护着这座历
经千年的庙宇。地上金黄的落叶，
像是星星点点散落的“金粉”，映照
着历史进程。我们漫步在西岳庙
中，感受到了古人对华山的敬畏与
尊崇。它不仅是建筑艺术的瑰宝，
更是中华文化中对自然崇拜和敬
畏精神的生动体现，也能清晰感受
华夏文明的根脉。

潼关古城是这次行程的第二
站，我们在这里探寻那隐匿于岁
月深处的沧桑与辉煌。翘首站在
具有历史重要关口的潼关古城
上，远眺三河口，一幅雄浑壮阔又
饱含历史韵味的画卷就在眼前徐
徐展开。脚踩在城墙上，徜徉在
水坡巷，古朴的城墙和昔日历史

便在眼前浮现。沿着古老的石板
路前行，脚下的石板被岁月打磨
得光滑如玉，街道两旁的古建筑
错落有致，飞檐斗拱、雕梁画栋，
虽历经风雨侵蚀，却依然能看出
当年的繁华与精致。

置身三河口，这里是黄河、渭
河和洛河的交汇处，远望三条河流
犹如三条巨龙，奔腾而来，在此汇
聚融合。初冬的河水略显清瘦，但
却不失雄浑的气势。黄河水裹挟
着泥沙，以一种不可阻挡的力量滚
滚东去，那浑浊的黄色水流仿佛是
大地的血脉，流淌着中华民族的历
史与记忆。渭河则相对平静，河水
清澈见底，与黄河水形成了鲜明对
比。而洛河，宛如一条丝带，轻盈
地汇入其中，为这片雄浑的水域增
添了一抹灵动的色彩。

韩城是这次行程的最后一站，

我们去了韩城文庙（博物馆）、党家
村、梁带村芮国遗址博物馆。党家
村被称为“民居瑰宝”，梁带村芮国
遗址入选2005年“全国十大考古新
发现”，它们共同构成了韩城独特
的文化景观。拜谒司马迁祠是我
们这次行程最重要的安排，因为它
是为了纪念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
而建。站在祠前，我们仰望高耸的
牌坊和宏伟的建筑，心中不免涌起
一股崇敬之情。

这次行程虽然只是秦东渭南
的一部分，但是也可以称之为：在
渭南的“文化探究”。它让我们沉
浸在历史的长河中，感受到了中华
文化的博大精深和源远流长。每
一处古迹、每一座纪念馆，都承载
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和文化内涵，它
们都是渭南的骄傲，也是中华民族
的瑰宝。

丈量古韵渭南的文化厚度
■ 清泉东风

外婆家在一个山清水秀的江南
水乡。我的童年就是在那里度
过的。

小时候没有太大的压力，上学
回家后除了玩儿就是玩儿，因此我
的朋友非常多，但是论特别的还得
是他了。

外公在空闲时间，总会徒步到
对面的山上，找他的好棋友孙爷爷。
每次外公去找他时我就屁颠屁颠地
跟着。

孙爷爷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老
顽童。他穿着一件破袍子，白色
的头发几乎垂到肩膀，经常扎一
个小辫。细看之下，他的脸像山

顶的巨石，棱角分明，但饱经风
霜，布满尘垢；睫毛像茂密的树
枝，朝上生长，但又密又长，杂乱
无章；嘴像山中的灵芝，生长百
年，但并不粗糙，仍光滑油亮。最
奇怪的是孙爷爷的头发全都白
了，但他那长长的山羊胡却乌黑
发亮。别看孙爷爷的外表如同一
位浪迹天涯的侠客，可他的内心
却是一个天真顽皮的孩童。

有一次，我和外公去找他下棋。
之前他输给了外公，所以这次他闭
门不出，还在屋里瓮声瓮气地喊道：

“你让你孙子跟我下一盘儿，否则我
永远都不跟你下。”外公知道孙爷爷

的脾气，便让我和他下棋。不知是
孙爷爷故意让着我，还是太过轻敌，
竟然输给了我。但他却没有不开
心，反而高兴地说：“好了，我输给了
你。以后你就可以跟我一起玩
儿了。”

从此以后我就天天去找孙爷
爷。孙爷爷每次见到我，都特别开
心，滔滔不绝地给我讲他以前的事。
我才知道孙爷爷以打鱼为生，虽然
辛苦，但是也算过得逍遥自在。我
天真地说：“我以后也要像您一样，
可以每天都出去捞鱼。”不知怎的，
孙爷爷的眼里突然闪过一丝凄凉，
只持续了几秒钟，就立刻消失了。

他的嘴角很快又挂上了笑容，说道：
“你可别像我这样，你们现在条件
好，不像我那时候……”不知孙爷爷
为何欲言又止，我就回去问了外公。

原来，孙爷爷年轻时一直有一
个梦想，就是成为一位作家。但是
因为家里人看重劳力不赏识学识，
让他退学回家干活了。这个梦想就
一直隐匿在他的心里，至今都没能
实现。他天真顽皮的背后有一个失
色的梦想，他苍老、玩世不恭的背后
是一位逐梦的少年。

夕阳西下，我望向孙爷爷的住
所，那低矮的小屋显得高大，又显得
凄冷落寞。

许久未吃家乡的扯面了，国庆
假期与友人游玩途经赤水镇，便邀
大家前往品尝家乡美食——赤水
扯面。

步入街头一家不起眼的扯面
馆，便传来一阵“啪啪”的声响，定眼
望向后厨，原来是扯面制作时的声
响——面团甩在案板上的“啪”，一
声又一声，沉闷、结实，在狭长的街
巷里荡开，那声音，却像一根无形的
线，将过路人的脚步都绊住了。

店里只有一个师傅，是个50岁
上下的汉子。光着膀子，只套一件
洗得发白的汗衫。他不大说话，全
神贯注在那团面上，肩膀与手臂的
肌肉，随着他每一次发力起伏抖
动。我看得有些痴了。这哪里是
在扯面，分明是在与一个顽固的灵
魂角力。他将那面拉成长长的一
条，双臂一振，面便在空中划出一
道半弧，“啪”的一声，脆生生地打
回案上。这一“扯”一“摔”之间，仿
佛将面里最后一丝犹豫与绵软都
驱赶尽了，只剩下紧绷绷的、肌腱
一般的韧性。我终于明白，为何这
面叫“扯面”，一个“扯”字是两种力
量的对峙与撕扯。

浇头是早就备好的，大铁锅里，

赤水河畔的辣子与汉源的椒，熬成一
片沉甸甸的、油亮亮的红。师傅抄起
海碗，筷子伸进滚水一捞、一提，那筋
骨铮铮的面条便服服帖帖地卧入碗
中。一勺滚烫的红油浇头泼上去，

“滋啦”一声，霸道的香气直冲鼻腔。
入了座，一盘秘制的腊汁肉和

透着麦香的牛舌饼先端上了桌，再
剥几瓣大蒜，在扯面没上之前便吃
得满口溢香。随后冒着热气的扯面
端到了眼前，它极有韧劲，牙齿切开
时，能感到清晰的抵抗，仿佛能听见
面条在口腔里“嘣”的一声弹开。韧
劲之后，却又奇异地滑，裹着那厚重
滚烫的油辣，一路浩浩荡荡地冲下
去，烫得人额角冒汗，却又止不住地
想再吃下一口。那辣，不是尖酸的
刺痛，而是一种钝感的、温暖的包
裹，从喉头一直熨帖到胃腹，将四肢
百骸里的寒气与倦意都逼了出来。

许多年前，我也曾坐在这样一
家窄小的店里，对面坐着父亲。那
时我还小，被这面辣得嘶嘶吸气，眼
泪汪汪。父亲笑着说：“吃面，就要
吃出个响声来。”他随即示范，挑起
一大箸，呼呼地吸入口中，那声音酣
畅淋漓。我学着他的样子，努力发
出笨拙的响声，他便哈哈大笑，那笑

声似乎比面汤的热气还要蒸腾。那
时的赤水河，在我听来，水声也大抵
如此，混着父亲的笑，混着面条的吸
溜声，成为一种喧腾而坚实的背景。

这天恰逢赤水集市，店里的人渐
渐多了起来，各样的声音也起来了。
这些声音和师傅摔打面团的声音，以
及满堂呼哧呼哧吃面的声音交织在
一起，喧腾而踏实。我忽然懂了父亲
那句话。吃出响声，是为了吃出那股
子气，那股子与生活较劲、又最终将
其吞咽下肚的豪气与力气。

走出小店，黄昏的赤水河就在

不远处流淌，水声汤汤，浑厚而连
绵。我忽然觉得，那碗扯面的味
道，那贯穿始终的响声，与这赤水
河的水声，与父亲当年的笑声，其
实并无分别。它们都是时间之河
冲刷不掉的石头，在某个不经意的
时刻，被一碗面扯住，让你在辛辣
与滚烫中，再次触摸到生命那粗糙
而温暖的底色。

回望一眼那烟雾缭绕的窄门，
那“啪、啪”的摔打声，还在耳畔久
久回响，已化作了挣扯不断的浓浓
乡情。

老顽童
■ 李一平

扯面里的乡愁
■ 谭胜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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